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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兀鹫（Gyps fulvus）隶属于隼形目（Falconiformes）鹰科（Accipitridae），被列入 CITES 附录Ⅱ，

在国内几乎没有相应的研究。作者于 2013 年 6 月 5 日在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33°6′52.2″N，

85°39′9.18″E，海拔 5 021 m）发现 1 只兀鹫。结合国内其他研究者的记录，此次发现增加了我们对兀

鹫分布区的认识，表明了兀鹫在西藏的分布区可能被低估。根据以前研究者对兀鹫种群数量的估计值

（100 ~ 300 只）和平均群体大小（3 只或 4 只或单只），以及本次的发现，我们认为兀鹫在新疆、西藏

仍有未被发现的分布区，且在新疆、西藏的邻近省份可能存在其潜在分布区；此前兀鹫在西藏地区未

有确切的观察记录或照片，本次记录可为西藏珍稀物种的保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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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rasian Griffon (Gyps fulvus) is listed in CITES Appendix Ⅱ, and poorly studied in China. 

On June 5th, 2013, we found one Eurasian Griffon hovering at Gaize County, Ngari (33°6′52.2″N, 

85°39′9.18″E, alt. 5 021 m) in north Tibet (Fig. 1). Combining with previous records about their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100 to 300 individuals in China), we suggest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Eur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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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on might be underestimated, the bird should be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from Xinjiang to Tibet, even in 

the neighboring area of Xinjiang and/or Tibet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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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鹫（ Gyps fulvus ）隶属于隼形目

（Falconiformes）鹰科（Accipitridae），被列入

CITES 附录Ⅱ。以前将高山兀鹫（ G. 

himalayensis）作为兀鹫的一个亚种（Cheng 

1987），后各自独立为种（Cramp et al. 1994，

Ferguson-Lees et al. 2001）。两者在形态上的区

别为：兀鹫躯体大部分为黄褐色，颈基部具松

软的近白色翎颌，头及颈黄白；胸部具浅色的

羽轴纵纹，尾呈椭圆形；飞行时上体黄褐色，

飞羽和翼下覆羽呈黑色；高山兀鹫躯体大部为

浅土黄色，具皮黄色的松软领羽，头及颈略被

白色绒羽，下体纵纹较少，呈淡白色或淡皮黄

褐色，尾相对于兀鹫较短。 

兀鹫分为 2个亚种，G. f. fulvus分布于非洲

西北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部，往东穿越

地中海盆地、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中东、阿

拉伯半岛、伊朗至帕米尔高原、哈萨克斯坦东

部和南部；G. f. fulvescens分布于阿富汗、巴基

斯坦和印度北部，东至阿萨姆邦（Orta et al. 

2015）。兀鹫不仅对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生态价

值，还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Pain 

et al. 2003）。20世纪 90年代中期，在紧邻青藏

高原的印度次大陆，发生了一场兀鹫灾难：在

整个次大陆，几乎 100%（95% ~ 100%）的白

背兀鹫（G. bengalensis）、印度兀鹫（G. indicus）

突然死亡（Prakash et al. 2003）。同样的悲剧，

也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上演（Virani et al. 

2001）。 

这些悲剧事件极大地震惊了鸟类学家，引

发了人们对亚洲地区兀鹫生存状况的广泛关

注，并开始在拯救亚洲地区兀鹫免遭灭绝的行

动中取得了一定的突破（Fowlie 2015）。虽然《中

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11）指出，

兀鹫在国内分布于新疆及西藏东南部，但兀鹫

在国内的信息极少，没有相应的研究。 

2013 年在开展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

资源调查的羌塘高原北部山地（No. 119）地理

单元调查期间，于 6 月 5 日，在西藏阿里地区

改则县古姆乡东北方向约 17 km 左右

（33°6′52.2″N，85°39′9.18″E，海拔 5 021 m）

发现 1 只猛禽在空中盘旋，并用佳能单反相机

（Canon EOS 600D）拍照作为证据（图 1）。根

据现场观察和对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约

翰·   马敬能等 2000）和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Orta et al. 2015），鉴定该猛禽为兀

鹫。 

本次在改则县观察到兀鹫证实该物种也分

布于西藏北部。结合国内其他研究者的记录（马

鸣 2011，郑光美 2011，李晶晶等 2013），以

及本次的发现，我们认为兀鹫在西藏的分布区

可能被低估。其原因在于：西藏的邻近国家、

地区（新疆）均广泛分布着兀鹫（马鸣 2011，

Orta et al. 2015），而它们在寻找食物时存在长

距离迁徙行为，其游荡的习性导致其活动范围

很大（Sušic 2000，García-Ripollés et al. 2011）。

如在克罗地亚的研究显示，非繁殖期兀鹫并非人

们原先以为的留鸟或部分迁徙鸟，而是长距离迁

徙鸟，兀鹫亚成鸟迁徙距离最远可达 3 750 km

（Sušic 2000）。此外，兀鹫容易与高山兀鹫混

淆（约翰·马敬能等 2000），而国内其潜在分

布区当中鸟类学研究和观鸟活动的开展相对有

限，可能也导致罕有兀鹫的记录。 

据徐国华等（2014）估计，兀鹫在国内的

数量为 100 ~ 300 只。按照兀鹫的平均群体大

小：集群（3或 4只，Xirouchakis 2007）或单

只（李晶晶等 2013，作者观察）及非繁殖期兀

鹫的家域大小 7 419 km
2（Minimum Convex 

Polygon，García-Ripollés et al. 2011）来推测，

新疆、西藏及其邻近省份也有可能存在兀鹫分

布（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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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盘旋的兀鹫 

Fig. 1  Eurasian Griffon was hovering at Gaize County, Ngari, Tibet 
 

图 2  兀鹫在中国的分布点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Eurasian Griffon in China  

数据来自马鸣（2011），郑光美（2011），李晶晶等（2013）和作者的观察。 

Green flags mean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Gyps fulvus, and red ones mean the new distribution area, data collected from Ma 2011, Zheng 2011, Li 

et al. 2013 and the author′s field survey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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